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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视角。“路学”观点中，道路联结人、生

态与社会，是文化变迁重要力量 [8]，国内已有部

分学者从“路学”视角看待道路与文化的关系 [9]。

在以文化为关注对象研究道路时，道路的文化意

义因何而来？产生怎样的作用？薛熙明、张锦鹏、

高孟然等学者回应上述问题，指出道路因其“流

动性”而对人类情感、社会文化产生影响 [10]，且

文化流动的方向与道路的延伸有关 [11]。此外，在

对人类行为的引导作用方面，道路是影响较大的

空间形态，因此要关注与道路相关的人在进行文

化建构时的主观能动性 [12]6-8。那么，道路中的

人有着怎样的角色？针对这一问题，张原在研究

西南区域时分析，道路的文化内涵实际上是人的

活动与流动所赋予的，因此对“路”的研究，其

基本着眼点是“人”[13]。周永明进一步阐述，道

路研究中对于“人”的关注，实质上是关注人们

在道路上进行的“文化与内涵的意义建构过程”，

而以旅游者为代表的“追求新颖体验的个人”是

该过程的推动力。通过对目前“路学”研究中道

路与文化关系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人及人的行

为是一个重要着眼点。而如何通过道路上的人际

互动与文化建构，达到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

目的，目前鲜有人进行探讨研究。

本文从“路学”视角切入，聚焦青藏铁路（公

路）以及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四川省绿色江河

环境保护促进会①在沿线开设的“绿色邮路”与

驿站及其服务志愿者，透过考察活跃于道路上不

同人群的接触与互动，在观念的碰撞与接纳中，

内化生态环保理念并逐渐变为生态环保行动，最

终形成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合力。引入“文化

中间人”概念，这一概念最早由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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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纵一横”：环保观念扩散通道

“一纵一横”是“绿色江河”的五年规划（2016

年至 2021 年）内容，即沿青藏公路（铁路）建

成 18 个“青藏绿色驿站”、顺长江干流从源头沱

沱河到入海口崇明岛设置 11 个“长江主题邮局”，

其目的是借由“一纵一横”驿站与“邮路”①传

播生态环保理念，形成长江上下游之间、青藏公

路（铁路）沿线之间的彼此联动。以 2012 年 9

月在长江源沱沱河唐镇入口处建成的“长江源水

生态保护站”和 2016 年 9 月在保护站内建成并

投入使用的“长江 1号邮局”为中心点，形成“一

纵一横一站一平台”②的“点”“轴”结合的网络，

开展各项环保活动。

从路学研究强调“点”“线”结合，即既考

察公路全线、又观察沿线多点 [12]17 的角度，来考

察分析“一纵一横”规划及其效果，可用研究区

域发展模式的“点 -轴系统”理论进行阐释。该

理论将点（城镇等相对固定的地理空间）、线（交

通等线状基础设施）、面（农业等）视为构成区

域的三要素，点是空间生产的核心，而线将各点

联系在一起 [17]，区域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实现以

“点”到“线”，再带动整个“面”的发展。不同

于以往“路学”研究中对于物质空间“道路”的

关注，长江“邮路”是一种无形的“观念上的道路”。

在“路学”观点中，人群借由航道、水道能实现

文化接触与交流，因此航道、水道也可划为道路

一类 [18]。从这一概念出发，“邮路”也是人们实

现信息传播、文化与观念接触与转换的重要路径，

起到航道、水道一样的有形“路”的作用，因此，

以长江为依托的“邮路”也应是道路的一种形态，

成为“路学”考察研究的对象。

作为“绿色江河”的志愿者，在“一纵一横”

的节点——位于唐镇的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每

日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开展工作：随时为参观保护

站的游客进行导引与讲解；一天三次，沿唐镇主

干道进行垃圾调查，捡拾、分类记录瓶、罐装垃

圾的数量、材质与品牌，带回保护站，并随时对

路遇人群进行环保宣传；最重要的工作是落实“带

走一袋垃圾”项目，把收集到的垃圾分材质打包、

装袋、集中，找机会劝说自驾车游客带走一袋垃

圾至格尔木驿站集中处理，以减轻唐镇垃圾日益

增多带来的压力问题。某种角度上看，该项目有

行为艺术的象征意义，游客通过“带走一袋垃圾”，

具体参与到青藏高原的生态环保行动中，不仅会

产生亲自参与青藏高原环保活动的自豪感，更会

受到环保观念的教育。

在“一纵一横”路网中，位于两条线路交

汇处的唐镇犹如一座输出生态保护理念的“发

动机”：来往游客绝大部分会在唐镇停留，而且

都会在唐镇入口那座灰色的纪念石旁拍照留念。

纪念石上面用红色字体镌刻着“长江源头第一

镇——唐古拉山镇”。旁边便是保护站，不少游

客都是拍照‘打完卡’，看到保护站的红色建筑

很好看，就来参观一下，也有的是在唐镇歇脚，

从旅游网站上查到了保护站的攻略而进来看看。

戈夫曼认为，个体在进行人际传播的过程中伴随

着“自我表演”，接触者会受到“表演”的影响 [19]。

保护站建在交通要道的唐镇入口，志愿者沿着唐

镇主干道开展垃圾捡拾调查项目，此时的志愿者

行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展演”属性，而道

路则是文化的“舞台”，与志愿者相遇、交流与

互动的人群就是生态观念的“观众”。通过这种

方式，为唐镇这座交通枢纽上的长江源头第一镇

赋予了“绿色”意义，人群的路过与离开，就是

“观众”的“散场”，也是文化观念的扩散过程。

区域发展中存在“‘点 -轴’渐进式”的扩

散通道与过程，人群、物质、经济沿着“点 -轴”

扩散 [17]。绿色江河以保护站即“一站”为中心、

沿“一纵一横”路网宣传环保观念，有着类似

的进路。作为“一横”的“长江邮路”起点——

“长江 1号”主题邮局，不仅承担着普通邮政业

务，还售卖许多与环保相关的文创产品，如印有

藏羚羊图案的明信片、环保标语帆布包、长江风

                 

① “绿色江河”与各地政府合作、以长江为依托的邮
政局线路，即沿着长江干流，在每一个省、市、自治区建
立一个长江主题邮局，以邮局为平台，连接整条长江，形
成一条长江“邮路”，按序排列为“长江 1 号”“长江 2 号”，
直到“长江 11 号”。唐镇的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为“长江
1 号”，拟建在上海崇明岛的为“长江 11 号”。

② 其“一平台”指的是志愿者招募及管理平台。因与
本文讨论的内容关系不密切，所以下文未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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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摄影集，等等。这些文创产品既是绿色江河环

保观念的表达方式，也是环保理念的承载与象征

物。其中明信片是主题邮局最受欢迎的文创产品

之一，来往游客绝大部分都会在志愿者的介绍下，

将明信片盖满镌刻着各个驿站、保护站和主题邮

局简笔画的印章。笔者曾与一名带着 8岁女儿自

驾游的重庆游客攀谈，小女孩因为害羞一直躲在

妈妈身后，但却一直扯着妈妈的衣角往明信片柜

台拉，说是要给小学同学寄“印了重庆看不到的

动物的那种明信片”。在选购过程中，这位妈妈

一直指着明信片上的动物图案给女儿介绍，“这

是藏羚羊，这是雪豹，这些哥哥姐姐都是在这里

保护它们的”。将明信片盖满邮戳后，母女俩一

起将其中一张寄回到重庆家里，剩余的则随身带

着以便在“开车回去路上，去其他驿站盖章”。

若将保护站、驿站等固定的“点”视为生态

环保观念传播的“发动机”，则青藏公路（铁路）、

长江“邮路”可被视为实体和观念上的线状道路

“轴”。在上述母女的案例中，环保观念就这样在

“一纵一横”两种不同类型的“路”上同时播散：

明信片等观念承载物，从长江主题邮局的“点”

上寄往长江下游的各大城市，即在“一横”的线

上及各主题邮局“点”上流动，附着其上的环保

观念得以传播，渐进扩散至整条道路“轴”线；

在保护站或驿站接受环保观念影响的人群，也从

“点”出发，在“一纵”青藏公路的“线”上前

往下一个目的地，随着在道路上的不断流动，驾

车行驶在路上的同时，扩大了沿线“面”的区域

范围。

二、“环保中间人”：道路上环保观念
传播与实际行动

人、物以及观念在道路上的流动是道路研究

的关注点 [9]，因此环保观念扩散的道路格局一旦

形成，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置环保项目后，对

“人”的角色考察则自然成为“路学”研究的关

注点。

布迪厄用“文化中间人”的概念，定义媒介

领域中提供文化符号的呈现与再呈现、作为文化

扩散“中介”的从业者 [15]315。虽然不是如布迪厄

所定义的“文化传播专职工作者”，但“绿色江河”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通过在唐镇的环保项目，以一

个个城镇、一条条道路为据点，对城镇里的居民、

在镇上停靠和休息的往来司机、游客等人群，起

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通过与环保志愿者的互

动，被绿色生态保护观念感化的自驾车游客、货

车司机等，他们“驾驶在路上”的行为，也是对

沿线人群传播生态观念的过程，在行动过程中，

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因此在“一纵一横”

两种路网布局中，上述两类群体就成了传播生态

保护理念的“环保中间人”。

“绿色江河”的志愿者是“环保中间人”主力。

志愿者在服务期间，通过参与环保项目，对“一

纵一横”沿线人群起劝导和教化作用；志愿服务

结束后，回到惯常生活环境，继续通过日常生活

中的环保行为，积极地传递“绿色”生活理念、

践行环保实践。

与笔者共事 10 天的志愿者王某就是典型

案例：身为一名大三学生，这次参加“绿色江

河”的“两个人的冬天”项目，已是他第二次作

为“绿色江河”志愿者参与环保活动了。第一次

是半年前，也即 2020 年 7 月，同样是作为青藏

绿色驿站志愿者，在格尔木、昆仑泉、昆仑山和

三江源四个驿站驻扎过。王某表示，他最喜欢进

行垃圾调查：不只沿着既定的路线即沿着唐镇主

干道捡拾垃圾，还深入到两侧细枝末节的羊肠小

道去探索。每次有他参与的垃圾调查，当天都会

“硕果累累”。根据我在站期间的垃圾调查数据统

计，冬季时，志愿者们平均每天能捡拾到瓶、罐

装垃圾 50 余件；而在有王某参与的垃圾调查期

间，每天统计数据几乎都翻倍，超过 100 件。同

期的另一名志愿者杨某，在每一次有游客来保护

站参观时，都会小跑着去展厅接待，不放过任何

一次可以宣传环保理念的时机。以他们为例的环

保志愿者，作为“环保中间人”，抱着极大的热情、

不遗余力地进行环保宣传，是环保观念得以传播

的动力源泉，有力地带动、影响着沿线人群。笔

者在格尔木驿站时，曾遇到两位来驿站借用卫生

间的市政环卫保洁员，其中一名女士已经在格尔

木从事了十六年环卫工作。在交谈中她说道：

“以前在这边（指驿站附近的大片空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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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捡得到垃圾，废卫生纸啊、打火机啊、瓶子都

有，基本上都是过路司机随手（从窗户）扔出来

的。这几年少了很多，你们志愿者也一直在宣传

嘛！大家（环保）观念都有提高。”

这些“环保中间人”，不仅在青藏高原做志

愿者的服务期间极力宣传和践行生态环保理念，

结束项目后，在没有“环保志愿者”身份的时候，

也一样会把环保理念贯穿到日常生活的点滴之

处，透过日常生活行为，进行环保观念二次传播。

王某称其结束志愿者服务工作、回到内地湖南后，

“得了‘环保后遗症’，看到路上被乱扔的塑料瓶

都想捡”。以前习惯“哗哗哗”大开水龙头洗碗

的他，“这（当志愿者）之后都习惯把水开很小，

慢慢洗，不浪费水”。除此之外，王某还鼓励周

边的家人、朋友跟他一起践行环保理念，比如，

将“绿色江河”的报名方式告诉朋友，邀请他们

也报名做志愿者；在家里循环使用一次性塑料袋；

等等。

道路空间中，沿线生态文化多样性的变化，

很大程度取决于道路上不同人群的文化差异，以

及基于差异基础上的文化接触与融合 [20]。截至

2019 年 12 月，“绿色江河”已有超过 1000 名具

有强烈环保宣传意愿的“环保中间人”式志愿者。

三、成为“环保中间人”：道路上环保
理念转化与互动

依文化人类学观点，因文化接触与交融而产

生的文化涵化现象的重要性之一在于让相互接触

的文化双方或一方发生重大的变迁 [21]。道路上其

他人群与志愿者接触、产生文化碰撞后，会经过

一套“文化震撼 -受感化 -外化为环保实践”的

嬗变过程。笔者曾两次体会这种过程：第一次

是 2021 年 2 月 7 日上午进行垃圾调查时，遇到

4位从西藏到格尔木出差的电力系统员工，看到

我们在路上捡垃圾，在询问职业及家乡后，他们

对“重庆的学生居然跑这么远来捡垃圾”倍感诧

异，继而眯眼笑着上下打量我们的垃圾钳、垃圾

袋，问着“你们不怕脏吗”；第二次是同日下午，

5位定居深圳的重庆籍自驾车游客参观保护站时，

得知我是重庆老乡，一家人都觉得又有缘分又很

惊讶，问起“恁个①高的海拔！你还在嘞点②捡一

个月垃圾呀！你们太凶③了！你啷个④过来的哟”。

一天中遇到的这两拨不同背景的人群，出差员工

与自驾游客，从与他们不同的对话中，可以感受

和解读他们对于志愿者在高海拔（唐镇海拔 4538

米）的青藏高原捡拾垃圾的环保行为，是钦佩的，

同时也是离他们日常生活与观念遥远的：从重庆

到青藏高原上的唐镇，不仅仅是物理空间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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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自己的行为，至少减少无意中随手扔垃圾的情

况。青藏公路和铁路沿线两边垃圾比之前变少，

就是明证。说明志愿者的宣传与行为对来往人群

产生的影响是渐进的，且是有效的。

文化涵化是“混乱 - 适应 - 平衡”的渐进

过程。在适应阶段，因为新的文化信息量大、活

力强，且人群受到其持续的冲击 [22]，最终以新

的文化为主导的再平衡逐渐实现。上述片段中，

出差员工的神色逐渐转变为“直视我们的眼睛”，

并主动把同事们喝完的矿泉水瓶递给我们；五位

自驾车游客在参观完保护站后，拉着笔者合影，

“要发朋友圈向朋友宣传”。两类人群的变化体现

出，在与志愿者的互动中其环保观念实现了新的

平衡。

往来人群也因此逐渐成为另一种类型的“环

保中间人”。在与其传统所认为的环保之“远”

的旧观念发生碰撞的同时，逐渐地接受了“环保”

概念与具体行为，使原以为很“远”的“环保”

理念与行为被拉近，原本因缺乏生态保护认知而

认为的“远”空间与理念距离被压缩，不仅理解

了志愿者“捡垃圾”行为，更用“带走一袋垃圾”

的实际行动支持和参与环保行动。

道路上来往并受“心理涵化”的个人，从其

内心体验阶段 [23] 逐渐外化为绿色环保行动，生

态观念在其头脑中实现新的平衡，结果是促使他

们成为新的“环保中间人”。“带走一袋垃圾”项

目为这些从“心理涵化”到化为行动提供了具体

实践机会。借由“道路”以及沿线设置的众多环

保驿站，人群对于“带走一袋垃圾”的环保参与

感，在每一个驿站停留时，都会再次因“站内参观-

聆听志愿者讲解历年来的生态环保行动 -受到触

动”而不断地被强化。虽然只是从青藏高原三江

源核心区带走一袋垃圾，但这种“送垃圾”的行

为，会经过“绿色江河”在青藏公路沿线设置的

五道梁、可可西里、昆仑山、格尔木等驿站，每

次在不同的驿站驻足、修整、参观，都会与驿站

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们交谈，持续不断地获得绿色

观念的直观洗礼与亲身体验，环保观念因为道路

“轴”的连通而在“点”上得到强化。“绿色江河”

的 1000 多名志愿者中，有不少是曾到保护站参

观过的游客，后来报名参加志愿者项目，成为“环

保中间人”，不仅完成从环保理念到行动的转换，

并可能从此一生都会持续关注甚或致力于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工作。

通过道路而产生接触的人群，相互之间观

念的差异在道路上得到互动与融合，经过观念的

震撼与再平衡，形成一批批新的“环保中间人”。

这一过程中，道路是“环保中间人”形成及传播

观念的场所，随着人群的流动，不同人群通过道

路进行的互动与交流，在道路上形成保护青藏高

原生态环境的合力。在这种合力的共同作用下，

道路实则已被赋予传递生态保护观念的意义，成

为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关键因素。

结语

“路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求青藏高原生

态环保路径的新视角。青藏公路（铁路）与长江

主干道、沿路与河流设置的驿站与邮站、“绿色

江河”的志愿者组织平台共同构成“一纵一横一

站一平台”，即有形的路和无形的路，作为物质

承载形态与文化交流场所的“路”被赋予了生态

保护的文化意义。环保志愿者与不同社会身份的

人群，在这些“路”上相遇，在交流与互动中，

成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环保中间人”。有着强烈

宣传环保意愿与热情的志愿者们，通过参与“绿

色江河”的环保项目，使环保观念在“一纵一横

一站一平台”的“路”网上流动，产生观念的流动、

碰撞与交流，对沿“路”人如游客、司机等人群

起到感化、教育作用；这些在“路”上受到环保

观念熏染的人在潜移默化的心理涵化下，经历“文

化震撼 -适应 -再平衡”过程，将环保观念外化

为环保实践，从而成为一批批新的“环保中间人”。

保护青藏高原、三江源的生态环境的观念与行为

借由“路”得以传播扩散，在“路”上形成生态

环境保护的合力。

“绿色江河”及其环保志愿者所开展的长江

上游环保项目及其具体的实践影响，为我们探索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新进路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积累了新经验：青藏高原的生态环保目标的实现，

不仅仅需要各种政策制度的引导、项目经费的投

入、从技术层面完善道路网络的布局和建设，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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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引导人们理念的转变。而人们观念转变和流

动的便捷通道便是利用好各种“路”，影响更多

的人把青藏高原的环保从时空距离的“遥远”压

缩、拉近为身边的具体行为，从观念认知的“遥远”

变为可以简单参与的行动。最终，民间环保力量、

沿线人群的态度和行为与国家宏观层面生态环保

政策与官方环保力量相结合共同形成合力，将一

个个绿色驿站转变为生态保护的中承点，从驿站

的“点”到公路的“线”再到整个青藏高原的“面”，

进而缓解道路带来的生态压力，促进青藏高原生

态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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